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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四十学游泳
朱伟强

! ! ! ! 我今年四十挂
零! 以前曾几次想学
游泳! 都因各种原因
而未能如愿。现在看
看体态渐富，便下决

心要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
我报名参加了沈坚强游泳俱乐

部武宁南路分部的成人班，" 月 #

日第一次上课，共两个月。我们教练
姓李，是位 $%多岁的小伙子，中等
身材，戴副眼镜，蛮斯文的。我们成
人班共有 &名学员，$男 '女。另两
位男生，一位刚考入大学，身材瘦
小，教练叫他“酷哥”；一位在华东师
大读书，膀大腰圆，教练叫他“壮
哥”。我则被教练称作“帅哥”，自己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学的是蛙泳。教练先教我

们腿的动作，说蛙泳腿的学习是关
键，要占整个蛙泳学习的 &%!。教

练示范了几次，然后我们就自己练
习。我们练了一段时间后，教练让我
们一个个游给他看，他指出每人游
的缺点。我是腿没勾起来，“酷哥”是
身体斜的，“壮哥”的大肚子没收好。
我们按照教练的指点，努力纠正自

己的错误动作。
一次游泳课，“壮哥”说他到外

面游泳池游泳，不小心游到深水区，
差点被淹死，幸亏救生员及时发现
他不对劲，把他救了上来。“壮哥”问
李教练万一到深水区怎么办，李教
练对我们说就用蛙泳腿的动作，身
子在水面一上一下。

我们学员跟教练学习腿的动

作，又练手的动作，再练换气。“酷
哥”是学员中练得最认真又进步最
快的一个，经常得到教练的表扬。我
水平则处于中游，教练经常提醒我
手和脚的动作要慢一点，不要急。
两个月过去了，我们 "名学员基

本都学会了蛙泳，当然水平各有高
低。我意犹未尽，决定再跟李教练学
自由泳。(月 )日，新一期的成人班
开始上课了。李教练又带了 (名学
员，只有我 *名老学生。每次上课，教
练在教了我学弟学妹们蛙泳动作后，
就来耐心教我自由泳的动作。我从用
脚打水开始学，接着学手的动作，再
练换气，最后练全套动作的协调。一
个月后，我初步学会了自由泳。教练
要我自己还要多花时间练习。
学会了游泳，我又多了一项生

存的技能，同时觉得自己身体也棒
了不少，体育锻炼真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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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刚毕业那年，我独自去市民政局
开会。当我走向开会地点时，心里有点
怯生生的。
会议报到处拥着一群人，我一步

一步往前走，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
字：“安宁，安宁，开会地点临时变更
啦！”我顿时感到莫名的亲切和甜蜜。
这里有熟人呀？我可是第一次来

这里。
抬眼看去，那人我并不认识，但确认

他喊的就是我，因为他正朝我挥手呢。
那人长我几岁，是负责会议接待

的。我好奇地想，我和这位领导从未谋
面，他是怎么认识我的呢。寒暄几句才知道，他听说县
局刚分来一位大学生，便在网上看了我的简历，一下子
就把我的名字给记住了。
接着，这位领导又“安宁，安宁”地唤着。在一个陌

生的环境里，他这样直呼我的名字，让我感觉到，我俩
像是交往了多年的好朋友。在家里，父老乡亲这样叫，
兄弟姐妹这样叫，我仿佛走进了自己家。顿时，我和他
没了陌生和距离，他一下子走进了我心里。
后来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忽然想移动一

下办公桌。办公桌又宽又长，上面还摆放着电脑，一个人
的确不好办。我随口喊了一声：“海欣，过来帮一下忙。”
海欣是一位陌生小青年，我和他并不相识。听见同

来单位办事的那个人唤他“海欣”，我也
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我觉得“海欣”好记
也好叫，海欣这个人一定也不错。正巧，
他来单位办完事从门口经过，我就随口
叫起“海欣”这个名字来。

海欣听见我唤他，二话没说就走了进来。他不仅帮
我把沉重的办公桌从北端移到了南端，还帮我打扫完
了卫生。临走他说，俺大老远过来，这里一个熟人也没
有。听到您叫俺的名字，真亲切，您真像大哥哥一样。还
有什么要做的，您忙不过来，俺帮您。
不想，海欣累得气喘吁吁的，还感激我呢。“记住别

人的名字”，这句话沉甸甸地闯进了我心里。
记住一个人的名字，不单单是记住了一个人，还把

一份尊重和美好存在了别人心里。从此，只要是来单位
办事的人，我都会尽力记住他们的名字，再恰到好处地
叫出来，送给他们亲切和甜蜜，消除彼此间的距离和隔
膜。我还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巧妙地珍藏在记忆里。

台湾游的细节服务
何鑫渠

! ! ! !这次我们到
台北、台中、台南、
台东，过嘉义、高
雄、花莲，走宜兰、
新北、桃园等地，
台湾风景固然让人留恋，台湾的服务更
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首先是游台湾故宫。在不到一万平

方米的展览面积中，将珍藏 +,多万件文
物精品逐步展出。参观的人自然每天是
摩肩接踵，国内碰到这种情况肯
定是声浪颇高，人头拥挤，最后集
体“失声”。但我们一进故宫，导游
便发给我们类似大陆参观博物馆
用的自动介绍机，要求我们每人
戴上耳机，并紧跟着他不离十米。原来在
台湾故宫导游用的是导游专用频道的讲
解机，每个团友能听到自己导游的讲解，
又保持了室内的安静。如同武林小说中
武林高手能“空谷传音”一般。碰到个别
游客高声者，志愿者便会举着“请轻声”

牌子走到您身边，
以柔性劝导方式
提醒您保持安静。

其次是台湾
人做事的精细也让

人佩服。以前在大陆宾馆吃自助餐，总会发
生顾客再去拿食品时，吃了一半的食品盘
子被服务员收掉。或前面的客人已走，但
后面客人一时看不出，还找不到座位。台
湾宾馆会给进来用餐的客人发一座位席，

使您安心入座，您走时将座位席交
给服务员，避免了上述情况。
第三，在台湾，我意外发现商

店内有发票捐箱。我好奇地问工
作人员，“捐发票何用？”“发票能

开奖，把您中奖的机会捐给慈善呀！”原
来“发票开奖”的奖金往往很少，得奖的
机会更少，捐发票与其说是在捐款，实在
是捐出您的善心，引导公众的良心。如古
人所说“勿以善小而不为”。
领略台湾风情，让我从中获益多多。

西塘古镇上的版画家
桂郁良

! ! ! !浙江嘉兴
西塘古镇有一
处非常雅致的
景点叫醉园，
这就是醉心于
版画创作、“一生寄情江南
水，半生迷恋黑白中”的王
亨先生的家，一处文化意
蕴丰厚的民居小院。
走进醉园，古朴典雅，

花团锦簇。你看，那砖雕门
楼、花格长窗、天井回廊、
游鱼池石、古井石栏、珑玲
小桥、棕榈高耸、芭蕉依
依，令人流连忘返。尤其是
园内书厅“艺香斋”陈列的
二百多幅“水乡风韵”的版
画，诗意盎然，书香四溢，
让人沉醉在浓郁的艺术氛
围之中。

醉园主人王亨
先生，今年七十多
岁，古镇西塘人，出
身于书香门第。他
从小就喜爱绘画，后来拜
著名版画家张怀江为师，
专门从事版画创作。

版画是以刀代笔，在
木、石、砖等质硬的材料上
刻画，经印刷才能完成。它
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
文化艺术史上有着独特的
艺术价值和地位。想不到，
在这江南古镇上，还有这样
迷恋版画创作的王亨先生。

古镇的粉墙黛瓦、石
桥古巷、渔舟唱晚、小河月
色，在王亨的眼中、心中都
是一幅幅巧夺天工的艺术
作品，故乡的风土人情如
诗如画，他几十年陶醉其
中，用版画这种艺术形式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版画《江南雨》中的石

桥、水巷、摇舟、民居，都沉
浸在迷蒙的春雨之中，雨丝
如帘，画面黑白布局，明快
清丽，意象丰富，线条简洁
流畅。《夜泊》以细腻的线
条、灵动的音律，展现水乡
的风姿神韵。月上枝头，岸

边的水乡人家在清冷的月
光下，几只小船静静地泊在
被月光笼罩的树下，月夜的
诗意尽在无言之中。《牧笛
声悠悠》、《水路漫漫》、《烟
雨江南》等作品，作者将杨
柳作为画面主体，配以流
水、轻舟、弯月、水鸭、老牛，
勾画出江南春天的意境：杨
柳嫩绿，盈盈的河水荡着
渔舟，水面上薄雾轻笼，那
碧水，那桨影，那波光荡
漾，那诗情画意在一幅幅版
画作品中流淌。

这些用刀和木
板创作出来的一幅
幅艺术作品，是王
亨用自己的心灵、
全部的情感熔铸出

来的，寄托着他对故乡的
赤子之心、眷恋之情。
他不断创新，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
用细腻委婉的刀法，去表
现柳树的婀娜多姿的形
态，独具匠心；他拓印某些
版画时用特殊的手法，表
现水乡晨雾朦胧的意境，
别具一格。
醉园被旅游部门辟为

旅游景点，还有一段故事
呢。*(((年，王亨看到古
镇旅游事业蓬勃发展，想
到自家祖传的老宅，庭院
深深，环境幽雅，家族文化
丰富，不仅有自己多年来
与儿子小峥创作的几百幅

版画作品，而
且有祖传的墨
宝真迹，可供
游人观赏，岂
不妙哉？-...

年，老宅经过修缮，在临街
门厅上悬挂上词人、书法
家江蔚云手书“醉园”匾
牌，在院内开辟了“王氏父
子版画馆”，向游人展示其
丰厚的家庭文化的底蕴。
人们感叹，想不到，西

塘一个普通百姓，让自己
的庭院变成了一个文化味
浓郁的旅游景点。的确，有
文化的旅游/ 才是有品位
的旅游。西塘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这底蕴就在崇尚
读书、热爱文化的百姓的
心中。

吴伟忠
停止派息

（三字商业凭证）
昨日谜面：高手都顺

利晋级
（四字交通用语）
谜底：免费通行（注：

别解为“没费力气都通过
了”）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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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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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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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电视上滚动播出美国
纽约的飓风已好多天了，肆
虐的飓风给美国人民带去
无尽的灾难。最可怕的是
我的五婶就居住在纽约面
临大海的公寓，她没有和孩
子们住在一起。
打开电视、翻开

报纸，天天有触目惊
心的报道。我开始不
敢看电视新闻、不
敢读报纸了。我哥
哥说要打长途问
询，我说好，你先
打，我再打。因为五
婶是我家的恩人。
她曾几十年如一日
给我家无私的帮助。
我的父母已去

了天国，只剩下五婶是我
们最亲的长辈，情同生母。

$0日清晨，哥哥 '点
就起床，上班前打了 1个
小时，打不通。他很担心，
关照我接着打。
我先生告诉我万一打

不通，别着急，她可能去避
难了，可能住亲友家了。纽
约断电了，这个可能最大。

果然，接连几天都没打
通，我整日惴惴不安……

2日清晨，哥哥发了
短信给我，说电话打通了！
平安无事。
我赶紧打过去。电话
那头，传来老人亲
切平和的声音：
“34556！”

我的泪水一下
夺眶而出：“五婶，
您好？”
“我很好！”也

许是我的奇怪的声
音影响了她？她的
声音也有点哽咽。
她很平静地向

我讲述了她六天六
夜的生活，我惊诧

她的冷静，语言的完整，逻
辑的缜密，简直不是一位
刚刚历经莫大灾难的 &'

岁的高龄老人。
她说，她一直准备有

几瓶自来水，是应急用的。
飓风来前，她换上了新水。
我很奇怪这位老人的危机
意识。

可是真的飓风到了，

没有料到的是停水、停电
长达六天六夜！五婶住在
-)楼，楼下一个以前从没
说过话的美国小伙子，敲
开五婶的门，送给她一大
罐超市买来的矿泉水。五
婶说，她非常感恩、非常感
恩。
一天晚上，一位也是

奶奶级的邻居给她送来一
盒热气腾腾的炒年糕。走
到 &楼时，一个美国小伙
子自愿护送她爬到 -)楼。
因为停电，伸手不见五指，
五婶没法请朋友进门，非
常抱歉地请小伙再陪奶奶
级的邻居下楼，因为五婶
不可能下楼送客。
五婶说有邻居挨家敲

门，问询有没有需要帮助
的？这恐怕就是志愿者吧。
五婶说，在寂寞无助的那
几天，她想哪怕见到一个
人，听到几句话，都是弥足
珍贵的！
我问：“您能洗脸吗？”

她反问我：“为什么要洗
脸？水很珍贵。”
五婶是个很独立的女

性，是上海市三女中的高
材生，早年随我五叔从上
海去美国创业。她很坚强。
她用家里所有的积蓄捐献
给盲人和需要帮助的穷
人，在我心目中她是位完
美的女性。
我问她，为什么不去

亲友家。她又反问我，为什
么要去亲友家？她说灾难
的时刻，大家都很不容易，
我自己会安排好生活。

她的冰箱里的食物，
帮助她渡过难关。这就是
我的五婶，一个有着大爱，
又得到大家爱戴的老人。

被!敬老"者的困惑
蒋星煜

! ! ! ! 如今社会上尊
敬老人、关注老人蔚
然成风，当然是件大
好事。
敬老可以有各种

方式，精神上的抚慰，或送些老人喜
爱的茶点等等，都无不可。多时不见，
用电话问问最近的生活起居情况，也
很好。对我来说，本来就不吃茶点、水
果、保健品，人家送了来，我就毫无办
法，再说，也免得人家破费。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让老人的生活尽可能安静
一点，实际也是一种关爱。而这一
点至关重要。
我年过九十以后，逐渐成为敬

老的重点对象之一。感到十分温暖，
有时也觉得很惭愧，我对社会没有
什么重大贡献，却受到多方面各种
形式的关怀，受到领导亲友的频频
访问，内心很不安。
说句老实话，有时为了接待、应

对又实在吃不消。一个老人，精力有
限，体力、视力、听力等等，一年不如
一年，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有些访
问、电话毫无具体内容，而且对方有
的是时间，一开始是问好，以后一直
和你纠缠交谈。我往往大半天不能
休息，确实变成了干扰。

兹举数例如下：
一位七八年前偶然相识的女

士，每隔不久，就会来电话，说她的
外公的生活经历，内容变化不大，千
篇一律。而她这位“外公”，我素不相
识，在生活经历、学术经历等方面与
我也无共同之处，她而且一开讲，就
是十分钟十五分钟……
一位 ",岁的老朋友，平时不断

来电话，总是告诉我中央电视台在

放什么节目。最近一次电话，问好之
后，问我：“听说你有一个孩子在英
国读书，是吗？”我说：“是的。”他说：
“在英国读书可以，在英国工作则万
万不可以。”这位先生根本不知道，
现在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英国找一个
像样的工作比登天还难。我不想和
他拉扯下去，就说：“年纪老了，如今
儿子的事情，我也早不管了，更何况
孙子。”我说的是真话。他仍不甘休，
说：“这个你不能不管。”
另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在电

话里向我宣读论文，十分钟之后，仍
在继续读下去。我只能听清楚百分

之一二。
还有一位九十岁的老先生来信

问安，同时寄来他的第一本著作。而
我正好因高血压而引起严重的心律
不齐，春末夏末两次住院，达两个多
月以上。据保姆来医院告诉我，对方
来电话严厉斥责我，说我违反了做
人的基本道德，没有在收到他的著
作以后就立刻回信回电。后来又来
电话，声称要对我“采取措施”、“采
取行动”，保姆被吓得不知所措，
花了人民币 -&元把他那本著作
以特快专递寄了回去。
而我和那位老先生仅仅在建

国以前通过电话，六十多年来一
直不搭界，不知他何以要想起对我
问安问好，最后又要对我“采取措
施”、“采取行动”……
敬老是良好的社会风气，我举双

手赞成。而用敬老的形式干别的事
情，或者对老人进行疲劳轰炸性质
的访问或电话，我认为是一种干扰，
不仅不符合敬老的精神，而且走向
反面了。也许是我太愚蠢，不识抬举
吧。但是如果真的有业务上的联系，
我仍会适当安排时间来解决的，漫无
边际的胡说，即使要奉陪，我身体也吃
不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于这个
问题，我甚为困惑不解，求教于高明。

浙江台州观音石雕（钢笔画） 侯仁端


